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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时节，内人医大的同学有一
个小范围的聚会，地点选择在黑龙江
的肇东。我是作为内人的专职司机和
家属列席的。过去，肇东称“满沟”和
“甜草岗”。先说“满沟”。这个地名源
自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修筑东清铁
路（今滨洲铁路）时，在今天的肇东镇
设了一个火车站，名“蒙古站”，当地谐
音“满沟站”。“甜草”之名则是因这个
地方是一片岗地，盛产甜甘草，人称
“甜草岗”。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
《甜草》，讲的就是这个地方。那么“肇
东”者何意呢？原来肇东位于肇州之东，肇州、肇源、肇
东，俗称“三肇”，故取名“肇东”。在汉语中“肇”有开始、
发生、造成之意，“东”则是指太阳升起的方向，象征着万
事万物的开始和吉祥。
先前，我曾去过肇东，肇东离哈尔滨仅 60公里的路

程，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它是黑龙江省下辖的一个县级
市。我对那里的印象主要是当地的小吃。我所知道的肇
东特色小吃，有肇东烤饼。肇东烤饼很薄，而且不大，操作
者用小刷子在饼上面刷上辣酱、鸡油、孜然，放在炭火上烤
制，然后再撒上葱花末，卷起来吃。到了夏天，肇东人喜欢
吃“饭包”，满族人称“乏克”。这是我听黑龙江老诗人刘畅
园告诉我的。具体做法是，用新鲜的大白菜叶卷上小米饭
加上鸡蛋酱，或肉酱、茄子酱都行，再加上黄瓜条、水萝卜，
很好吃，而且清凉解暑。还有一种小吃，就是肇东的茄子
酱，是将茄子和土豆在大铁锅里蒸熟后，加上荤油、盐、葱
花等，再将土豆捣成土豆泥，把茄子也捣烂，拌在一起，非
常好吃。
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肇东的“大酱烀鱼”。这是我一

个朋友专门拉我去吃的。他说，老弟，肇东的大酱烀鱼特
别好吃。他告诉我做这种鱼，必须是松花江新打上来的开
江鱼，开江鱼的肚子里非常干净，把鱼用东北大酱掺上当
地产的小米儿，烀整整一宿。千炖豆腐万炖鱼嘛，那家伙
能香死个人。朋友对这种鱼的做法介绍，本身就是一个诱
惑。我喜欢美食，和很多人不同的是，我偏爱地方美食小

吃。只是我一直没搞明白，为啥烀鱼还加小米儿呢？这有
点儿不可思议。
我记得那是一家小饭馆儿，普通、简单，但是，这种样

子在当年的县城就不奇怪了。掀开脏脏的门帘子进去，
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土屋，两三张桌子，谈不上干净，也
谈不上埋汰。老板是一个近50岁的中年人，老板、上灶、
跑堂、收银，都是他一个人。朋友告诉我这家伙没儿没
女，也没老婆，也不知道他是结过婚还是没结过婚，先前
就在江上打鱼，现在老了，干不动了，开始研究大酱烀
鱼。这是他独创的。
当时我们只要了一条鱼，这鱼是朋友提前一天预订的，

那条鱼足足有三四斤重的样子，特别好吃。通过吃大酱烀
鱼我认识到，不管您是多么了不起的大厨，做鱼，渔民才是
顶尖高手。可能是那一次来去匆匆，让我对“三肇”印象平
平。更不知道我是怎样得出了“三肇”是个贫穷的地方的印
象，也误认为“三肇”在黑龙江似乎也不是特别有名，而且这
种糟糕的印象竟跟随了我20年。
这次小聚会加上我和内人一共是六人。此聚主要是

研究哈医大25期毕业生40周年的“同学聚会”。这几个
人是发起者也是组织者。同学们都非常重视这个聚会，
提前一年就开始筹划相关议程，还写了会歌。据说，上
一次聚会的时候，一个已经定居在美国的朝鲜族同学专
程从美国回来参加同学聚会。他在同学聚会上发言的
时候特别激动，泪流满面，他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了这次同学聚会的机
会。”说罢，跪在地上咣咣咣给大家磕了三
个头，搞得同学们哭笑不得。

其实，我原本不打算去肇东，我又不是
他们的同学，再说咱学历太低了，中专生。
大学生和中专生之间能有多少共同语言
呢？坐在一起会比较尴尬。更何况，这几位
都是全国有名的医学专家，实打实的大腕
儿，咱不尴尬才怪呢。您想想看，一个老年
人的尴尬是怎样一副样子吧。内人说，同学
聚会的事儿几句话就完了，主要是吃杀猪
菜，还有你常说的大酱烀鱼。你去不去？我

心想，人不亲，鱼还亲呢。去了我吃我的，你们聊你们的。立
刻说，去。人在江湖，脸皮儿太薄肯定不行。
接待我们的是内人医大的两位同学，这二位同学毕业之

后就分配到了肇东，分别是当地两家医院的院长，也是省内医
界的翘楚。肇东到了。而今的肇东和我先前曾经来过的那个
肇东，已不可同日而语。简单说，而今的肇东特现代，主干道
是八车道。开始我还有点儿担心，他们会不会把我们安排到
富丽堂皇的大酒家去吃。要知道在那样高档的地方吃杀猪菜
和开江鱼，不对路啊。结果不是。他们选的是一条偏僻小巷
里的一家老馆子。如此看来，医生不仅会看病也能读懂人的
心理。我们进去一看，热气腾腾，座无虚席，随口说道：“这儿
真有人间烟火气啊。”那个满面汗渍的女服务员随口接了一
句：“最抚凡人心。”
我们被安排在二楼单间儿。所谓的单间儿也不是真正

意义的单间儿，里面用半堵墙还隔着另一个单间儿，已经有
客人了。桌面上主要是杀猪菜，内有酸菜、五花肉、血肠、肥
肠，有一点儿类似火锅。除此之外还有拆骨肉，各种熏酱，如
酱猪耳朵、酱猪肝、酱猪心、酱猪蹄儿以及猪肚、肥肠等，再加
上一大盆子灿然锦色的蘸酱菜。还有香喷喷的炖大鲤子
（鱼），并不是咱心心念念的大酱烀鱼。我略感遗憾，心想，跑
这么远不就是想吃大酱烀鱼吗？不过转念一想，人这一生哪
有那么十全十美的。常听说“人应当有求缺意识”，我虽然没
求缺，但人家主动缺了，这不是很好吗？这样，就有了下一次
来的盼头了。

李鹤年（1912—2000），祖籍浙江绍兴，世居天津，曾
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
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市高等学校
书法研究会顾问、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日本中国书法学
院名誉教授、中国褚遂良文学美术研究会名誉会长。
我与李鹤年先生相识，是在和平书画会，到现在已

有四十多年的光景。那天他是从葛沽过来的。先生温
文谦恭，毫无自矜之色。几次见面后，我专程到先生蜗
居在重庆道的一个楼梯间与他聊起了书法。楼梯间小
得可怜，坡顶，闷热，仅有一点点生活日用品。我那时正
犯胃病，先生倒是有一罐麦乳精，忙沏上一杯递给我。
李先生的书法，清逸儒雅，极富书卷气。点画之间，

毫无剑拔弩张之戾气、俗不可耐的市井气和江湖气。评
论家说：其篆隶于邓石如已登堂入室，与吴让之、赵之谦
可以并驾。特别是他的篆书，多年前吴玉如先生已有不
及之许，也颇得日本友人之赏识。其行书、楷书得吴门
衣钵，尤善榜书，不少学校、商店匾额多出自其手。此次
造访，先生谈到他的学书经历：
“叔祖海楼、濬源，清末民初有名当地，五岁跟两公

学执笔，开始临池。十八岁拜孟广慧为师学汉隶，不久
又开始跟姻长王襄学篆书，自此五十年来未尝间断。随
孟、王学习书法的同时，兼学甲骨、金文、碑帖考据之
学。二十四岁在南开大学开始随吴玉如先生攻古典文
学，同时专心于行书、草书。四十年随侍左右，耳提面
命，书学大进，遂能四体。天津解放后更师事方药雨考
鉴汉唐碑版。与陈保之、胡厚宣、商氶祚诸先生在师之
间，不但书学更进，眼界亦愈开阔。”

李鹤年也是一位收藏鉴赏家。先生自言：“收藏亦
富。”除书籍若干卷外，藏甲骨四五百片，《甲骨合集》均
已收录。青铜及汉魏晋唐石刻墨本约七八千纸，其中
如苏子瞻藏北宋琅琊刻石拓本，经张彦如鉴定，推为海
内第一；傅青主藏初拓汉《曹全碑》原为王懿荣旧物；宋
拓汉《孔宙碑》，碑阴字，清晰得未曾有。至于影印善本
之精之多，更无论矣。李先生收藏的甲骨原是他的老
师孟广慧的遗物，是孟用他叔叔给他去南方的旅费从
范寿轩手里购得的，都是最早出土之品，文字甚精。孟
故去后，李通过茹芗阁掌柜杨富村，将孟收藏的四百多
片甲骨悉数购得。新中国成立后，李先生将珍藏的400
片甲骨交国家收藏。
鹤年先生认为：“书法与收藏是互补的，鉴定与书法

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金石鉴定的本领够不上高水平的书
法家。见得多，摸得多，眼界开阔，书法水平自然会提
高。”他说：“我年轻时接触过很多书法家，像孟广慧、王
襄，还有方药雨等，这些人当年在碑版考证、文物鉴定上
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他们的书法都很好，这也得益于他
们的收藏鉴定。和这些人接触对我的启迪和帮助非常
大。”长期以来，鹤年先生广泛搜集甲骨、青铜器及汉魏
六朝和隋唐石刻拓本，考据甲骨、金文和碑帖，研究文字
源流，且有《书法知识概要》《蹇斋文摘》《中国书法史讲
话》《甲骨文书法初探》《金文笔法概述》等专著，由此也
使得他的书法艺术得到大幅度提高。
关于临习碑帖，鹤年先生说：“首先辨别那碑帖拓本

的状况，从书法的角度看全碑的风格和神韵，辨别拓本
的好坏，不要对照翻刻本和伪刻本去临摹。翻刻本和伪

刻本上的字没有风神，有点傻呵呵的，我们管那上面的
字叫‘痴冻蝇’，即像是冬天的苍蝇吃得肥肥的，跳不动
了，飞不起来了，这样的字怎么能学呢？比如你临写《九
成宫》，用的是翻刻本，字画就有些肥，作为收藏当然不
值得，作为习字的临本更是够不上。”“还有的碑帖也是
不可取的。”鹤年先生说，“由于原本凿刻时，刀子不是直
下的，初拓时，碑的本身尚无剥损，拓出的笔画看着略
肥，其实是原作。随着岁月的流逝，碑的年代越久，笔画
剥蚀程度越大，以后拓出的本子反而笔画细了，其实也
是失真。过去有所谓‘洗碑’，‘洗碑’并不是将碑用水洗
一下，而是在原碑上重刻，把瘦的笔画刻肥了。这样一
来，拓出本子也就失真了。”
鹤年先生认为：“质量好的印本完全可以作为临写

的范本，好的印本百分之百地传神。尤其是珂罗版印的
碑帖，清晰程度甚高，绝少失真。学习书法一定要选最
好的拓本，不然也会走弯路。”
学习鉴定与研习书法共同进步并且相互融合，收藏

与鉴定并行不悖，并且相互促进。我在纪念李鹤年先生
诞辰一百周年的书法艺术研讨会上说：“李鹤年先生作
为一个当代的大书法家，他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他的起点高，涉猎广。鉴定为他奠定了坚实的书法基
础，书法又促进他更深入地从事鉴定，收藏使他的鉴定
具备丰富的资料，鉴定又增长了他收藏的眼力和层次。”
这就是李鹤年先生所走的道路，这是他在治学和艺术上
不断拓展的基本因素。他真正是在碑帖上、在研习古人
书法精华的基础上汲取了营养。

凤凰山下，有一条小河，很窄，却很长。小
河从山上流下来，流经下游的阡陌，汇入另一条
河，奔向不远处的长江。小河的枯水期，河底只
有薄薄浅浅的一湾水，轻浅地流着。到了春夏
两季，如遇大雨，河水涨上来，几与岸平。山下
的溪与河，大抵都是这样，一年里会呈现两种截
然不同的表情：一是清浅脉脉，如含情般；一是
混浊汹涌，似莽夫样。小河之上，有两棵老枫杨
树，树龄有三四百年了，树根在小河两岸，树干
却在河面上约两米处合而为一，人们称之为相

思树。跨越一条小河的相思，有趣也形象。当
地人为这棵树编了一个美丽而伤感的爱情故
事，广为传诵。每年七夕，或是春秋佳日，总会
有一些青年男女，特意寻树而来，在树下牵手，
或是将红丝线、红绸条系在树枝和河边的栏杆
上，默默祝福或祈祷爱情。有一年，当地人为那
条无名的小河征名，相思河从众多名字中被选
中，那条小河因此有了一个好听而又温暖的名
字。在相思河边走走，会让人想起自己的爱情。
老家村庄的东边，有一条河，从南面的山

区蜿蜒流来，不知其源流所在，村庄里好像也
没有人在意过这件事。村东的河不宽，宽处不
过二三十米，窄处只有十米左右。小河从南面
流来，流到村庄东边时，形成一处面积约数亩
的河湾，小河就势在此转弯，向东流去。河湾
以前被村民开垦成水田，可在汛期，栽下去的
秧苗常被水淹，后来就荒弃了。夏天，那处不
深不浅的河湾倒成了我们戏水的乐园。村里

的孩子常常聚在那儿，打水仗，学狗刨式的泳
姿，或是捏着鼻子潜入水下扎猛子，在河湾里稍
深些的地方偶尔也能摘到几个鲜嫩的菱角来解
个馋。村东的河，村里人都叫它东边河。这个
名字不知道是村里谁先叫出来的，已经无法考
证了。名字土气，听着却很亲切。后来，东边河
随着村庄一起消失了。有时，我还会梦见东边
河，梦见和我一起在河里戏水的童年伙伴。梦
里，那条小河的名字，就是故乡。
西溪南又称丰溪，在皖南的徽州，是我喜欢的

村落之一。第一次去西溪南是在夏天，那时正下
着雨。雨中的西溪南，枫杨更绿，粉墙黛瓦的人家，
在烟雨里恍如仙境。我站在丰溪的桥上，望着溪
中的水，又望向远处朦胧的山影，低头抬眼之际，那
些灰白色的墙、深墨色的瓦、枫杨树在雨中湿淋淋
的绿意，勾勒出了另一种生活情境，是我熟悉又陌
生的生活场景。走过溪上的石桥、木桥，站在溪边
的石埠上，看溪水碧绿潺潺，忍不住在心里默默地
念叨着那个好听的名字：丰溪、丰溪。
皖南屯溪的镇海桥，面对三江口。我曾很多次

在桥上徘徊，看附近的华山、屯溪老街、黎阳老街，看
远山，也看眼前的率水、横江、新安江。率水与横江
在此汇聚，流向下游，便是新安江。在汇聚于此的三
条河流中，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率水。1934年5月，
徽杭公路通车，郁达夫和林语堂、潘光旦、叶秋原、
全增嘏等一行数人来屯溪，夜里就住在镇海桥下
的小舟中。“浮家泛宅，大家联床接脚，在篾篷底下，
洋油灯前，谈着笑着，悠悠入睡的那一种风情”，是
迷人的。“第二天，天下了雨；在船上听雨，在水边看
雨的风味，又是一种别样的情趣。”镇海桥建在横江
上，往下是新安江。过黎阳老街，便是率水。率水
中，有自然形成的长条形小洲，面积数十平方米，或
数百平方米，洲上多碎石，也多乌桕、杨柳之类的树
木。我喜欢沿率水岸边走，边走边看小洲上的那
些树，它们随风雨流水塑型，自然率性。
想起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里的句

子，“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很多河的名字，并不是我们取的，可是那些名字，
听起来、想起来，却是让人感到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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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一方一俗。农历六月初六这一天，我们这里有晒东西的讲究。农
历六月，在家乡梅雨季节多近尾声，恰逢小暑大暑节气，气温升高，有时会高达
40℃左右。汉代刘熙曰：“暑，煮也，热如煮物也。”六月初六正当盛夏，是一年中
太阳极猛的日子，据说这天晒过的东西不易生蛀虫。
晒什么？读书人晒书本，普通人晒“红绿”（衣物）。
读书人嗜书如命，民间有把六月六称为“晒书节”的说法。每年六月六这天，

很多读书人都会将藏于书房里的各种线装书籍搬出来，与阳光来一次热烈的相
会。一本一本，一页一页，那些躲匿的虫子，在太阳的驱逐下逃之夭夭。关于“晒
书节”的起源，有两种颇有意思的传说。一说唐代的高僧唐三藏从西天取经归途
中，过海时经书不慎被海水浸湿，所以在六月六这天把经书拿出来晒干，久而久
之，六月六就成为一个吉祥的日子。另一种说法
是，清朝康熙年间，学者朱彝尊在六月六这天把自
家的藏书搬到院子里晾晒，正好被微服私访的康熙
帝遇见。康熙帝认为朱彝尊如此这般爱书，日后必
能堪当大任，遂破格封其为翰林院检讨，负责专修
明史。这两种虽都为传说，但很多读书人认为六月
初六是个吉祥的日子，故纷纷效仿，在这天也把家
里的藏书搬出去晒晒，以图个好彩头。
六月六晒书是文人雅士们的趣事，而芸芸众

生，皆以粗茶淡饭、人间烟火为生活的日常，正所
谓“六月六，晒红绿”。“红”“绿”自然就是人们日
常所用的五颜六色的衣裤被褥。
回味总是在中年后反复发酵，越来越浓。

想起很多经历过的六月六，天似乎都拒绝了雨
水，或许是老天爷垂怜人，怕晾晒在外的东西被
雨水打湿吧。
还在酣梦中与周公嬉戏时，母亲宽大的手

掌就拍在我们几个孩子的屁股上——今天六月
六，你们快点起来搬东西到地坝晒太阳。
热，是这个时段我们最厌烦的词儿。我们知

道，一开始搬运东西，又得汗流浃背，于是嘴噘起
老高：“妈，不就几件衣服吗，你们大人搬一下不行吗？”偷懒，总是要理由充分，我
们都倒头又睡。
不知几时，父亲的竹篾片刺痛了我们，我们蹦将起来，赶紧加入搬运东西的

队伍中。一支队伍，浩浩荡荡，晾晒的东西颇多——暂时不穿的衣裤、鞋帽、被
褥。不一会儿，偌大的地坝，成了红的世界，绿的海洋。
父亲说，每人把自己床上的竹席、稻草也搬出来晒晒。在乡村，人们买不起

棕垫，只在竹席下面铺上厚厚的稻草，一是暖和，二为舒软。我们这里地处江南，
每年的梅雨季，撩得人心头也颇有些阴暗晦涩。农村的房屋，依山靠水，加之绵
绵不息的梅雨，那些贮藏妥当的干燥衣裤被褥，也不免有些潮湿。如果梅雨过多
过密，多半会生出霉菌。为了预防生虫、返潮，每年的六月六，村里人就把它们拿
出来晒晒太阳。
农民是很辛苦的，他们日出而作，日暮而归。我家六口人，五人上坡干活儿，

还得留一人看守晾晒在地坝的“红红绿绿”。自然，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
给年幼的小妹一人了。看守这些“红红绿绿”，不仅要预防天气突变，还怕猫啊、
狗啊、鸡啊、鸭啊前来踩踏。
中午返家，母亲把煮饭的任务交给年长的姐姐。母亲叫上大哥，与她一起

将晾晒的东西翻面——自然是那些诸如被褥的笨重东西，这是为了全方位、多
角度晾晒吧。
火热的阳光总有收敛的时候。圆圆的太阳从远方的山脊上滑落下去，母亲

的呼喊声响彻在空旷的田野——回家收捡东西了！每一件衣裤，每一床被褥，每
一根稻草，在母亲的严苛里，整整齐齐，原路返回，原样就绪。
“六”在中国人的传统里，是个吉祥美好的数字。“六月六”，双“六”，不就是吉

上加吉吗？谁不愿意沾上一些吉祥的喜气呢。 题图摄影：王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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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的当代价值何在？能否在展现老字号的历史脉络与
形象中，重塑其与当代人的精神联系与市场魅力？纪录片《老字
号 共潮生》的播出让这一系列问题有了新的答案。

在中国，人们心中的老字号从来不只是一个经营成功的品
牌、企业。能称为老字号，其历史往往可以回望百年；老字号的故
事，也不仅仅是商界传奇，往往体现着中国人自强自立的民族性
格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整整100年前的1924年，经过差不多
10年的努力，范旭东、陈调甫、侯德榜等有志者创办永利碱厂，本
着“哪怕失败也要败自我们这一代人，不要遗至后辈”的决心，终
于生产出了合格的纯碱。实际上，正是缘于范旭东看到生产出的
碱如此洁白而提议称为“纯碱”，使“纯碱”一词进入中国人的语
汇，而且逐渐替代了当年流行的口碱、洋碱。

在中国，很多老字号也不只是曾经提供了受人们欢迎的产
品，更是与重要历史事件有隐秘而重要的联系。1995年在天津体
育馆举行的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的冠军决赛，天津
729体育用品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的球拍胶皮，助力中国乒乓球队
三位主力运动员超常发挥，助力中国男子乒乓球队重回巅峰，也

改变了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用外国器材参加世界比赛的历史。
在中国，老字号能成为人们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其发展历程

不仅与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重要事件相关联，往往同时也因其
体现济世之愿、助民之利而被世人所接受、所依赖、所记忆。1930
年，有人在天津针市街创办了一家制药厂，生产一款新型解热镇
痛药——正痛丸。这家药厂后来改名力生制药厂，而小抽屉式包
装的正痛片至今仍在守护人们的健康。

在中国，老字号并不只是小门小店。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
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
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但如何制作上百个精密细微零件并
组装成可精准计时的戴在手腕上的精密仪器，在1955年以前的中
国尚无答案。1955年3月24日下午5点45分，在天津诞生了新中
国第一块机械手表“五星”。老字号“海鸥”就是中国制表工业的
一个开端。

老字号的故事不能仅仅是传说，更不能只是档案室的积存。
要让老字号的价值发扬光大，就要用更具传播力、感染力、说服力
的方式，以当代人更易接受和记忆的创意设计、表达方式、传播策
略，重新诠释这些老字号的创业故事、当代价值。让当代人从新
的角度和层面重新认识、拥抱身边的老字号。

正因如此，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打
造的大型系列纪录片《老字号 共潮生》的推出，就有了特别重要
的意义和价值。

这部系列纪录片的立意是颇具匠心的。首季《老字号 共潮
生》推出的30集纪录片，每集聚焦一个老字号，从人文故事、品牌
工艺、地域文化等不同角度切入，不仅展现了创作团队在珍贵档
案资料的精彩发现，呈现老字号历史的精彩节点，而且重在探寻、
发现、放大老字号如何认识、理解自己的当代使命，如何适应当代
人的需求而创新发展。

客观地看，展现老字号如何勇立“潮”头，更需要创作团队的
独特眼光和见识，才能见一般人所未见，才能激活老字号的形象
魂魄，重塑老字号与当代人的精神联系。

杨柳青年画是天津人耳熟能详的。但《老字号 共潮生》中的
其中一集《杨柳青画社》的开端，从“美，是漫长时光中的心灵传
递”切入，讲述了一个徜徉于6597块明清古版之中的年轻彩绘传
承人是如何尝试“老版复生”的。这集片子不仅画面精美、创意独
到，而且重新诠释了杨柳青年画的历史与当代价值。短短8分钟
的纪录片，其基础，是导演、总撰稿孙磊对杨柳青年画的系统深入
研究。翻阅其在天津教育出版社的新著《点缀年华——大运河上
的年画故事》就可看出，她对杨柳青年画及其文化内涵的理解，是
建立在遍访包括冬宫在内的俄罗斯各大博物馆，研究了许多国内
难以看到的清代、民国时期杨柳青年画真迹的基础之上的。8分
钟的纪录片《杨柳青画社》，不过是其厚积薄发的结果。

实际上，这代表着《老字号 共潮生》的总体品格。
（作者为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讲席教授）

重塑老字号与当代人的
精神联系

——大型系列纪录片《老字号 共潮生》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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